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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行营一样，室内有一张半
卧半坐的软榻，有几盆花：期待开
放的菊花，及绿萝和仙客来。一个
比头颅还要大的仙人球，茂密的
尖刺令人敬而远之。浓浓的咖啡
香气既诱人又让人稍有不安：这
该不会是一个长长的不眠之夜

吧。大公将头上的浅色紫巾抹下
来，一头浓乌的长发溅出似曾相
识的流泻声。她夏衣干爽，毫无汗
湿，只有依然如故的淡淡茉莉香
味。她把一大沓字纸放置案上，他
一眼看出了洋行的标识，是一些
德文资料。

“德人比英人和日人势头更
劲，他们对半岛的兴趣由来已久。
日人尤其急躁，除了关外，他们从
来看重半岛地区。还有，革命党人
的几位首要人物都来自东洋，这
个需要留心。”万玉大公对专注文
书的舒莞屏说。他快速浏览，发现
这是一份军火器械详目，上面有

产地和制造商名录、性能与价目
之类，是一份纯商业文件。要购得
这些武器，唯一途径仍是洋行。以
府上大人的规矩及通常做法，直
接与洋行往来是最保险的。
“你教出来的五个‘通嘴

子’，起码有两个派上了用场。”
大公送来画外音，打断他的思绪。

德语与英文不同，这在他来说还
远未熟稔，所以这会儿不得不全
神贯注。还好，总算勉强通读下

来，该为大公从头译讲了。大公
偶尔用铅笔记一下，有点儿心不
在焉。“以后的战事越来越依赖
器械的精良，而非兵士的强悍
了。”她感叹。舒莞屏只能对大公
的断言赞同一小部分，因为这会

儿他想起了训场一幕：小棉玉为
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士们送行，那
番令人垂泪的言说啊，具有催人
肝胆的力量。他实在忍不住，说：
“大公，那一天，您如果在出征的
兵士们旁边，听一听他们的呼喊，
看一看他们的脸庞，定会欣慰的。
他们爱着大公，感念大公，愿为大

公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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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来临，毫无困倦。万玉大
公的神色更好了，微笑更多，有时
还发出爽朗的笑声。她端来甜点，
还故作神秘地低头问道：“想开洋

荤？”说下去才知道，她这里存有
一瓶冷大人送来的威士忌。“原是
为庆贺大捷抿一小杯的，而今大捷
没有，饮一点倒好。”她送来鼓励
的一笑。从前在同文馆的亨利那
里，这位洋教习第一次让他饮这
种酒，知道它劲道之大。大公饮下

不多，说：“冷大人要往里加冰的。
他有一些洋人习气，不过倒也有
趣。”舒莞屏的思绪并未让这些插
科打诨引开，而是长时间停留在河
东，还有北海戛然而止的炮击。

一杯饮过，舒莞屏发觉已到
凌晨。大公未有停息的意思，把另
一叠文书推到他的面前。当他低

头翻阅时，大公却将其移开一点
儿，说：“一时也看不完，它们太多
了。”话题不知为何转到了行营，
说到了他与憨儿的那次比武：“公
子的身手让我吃惊。不过也让人
放心一些。原来担心钟鸣鼎食之
家的少年，只怕弱不禁风。我想问
问，吴院公是怎么教你的？”舒莞

屏脸红了，嗫嚅：“院公一丝不苟，
有时甚为严厉。嗯，几句话说不清
的。”“不急，我们慢慢说。”

他终于知道，在这样的夜晚，
大公最愿倾听的不是其他，而是吴

院公的事情。她想知道有关他的
一切。他从习武说起：“很小的时

候院公就教我马步，因为桩功是
一个开始。他说出手迅疾以至力
量，都源自这个基础。”说到院公
的马上功夫，大公听得入迷。“即
便是换了假肢，走路一拐一拐的，
可是只要上了马背，人立刻就变
了，谁也看不出这是一位独腿

人！”大公听到这儿站起，踱了几
步，站在漆黑的窗前。她转过脸：
“唉，是我的那次莽撞害了他的一
生！这让我终生愧恨。公子，他没
有恨过我吗？”
“大公！您不要这样说呀，他

心里想得最多的还是您。他在等
您。”万玉大公低下头，抬起头似

有泪光闪烁：“是吗？公子肯定
吗？”舒莞屏稍稍语急：“大公连这
个也怀疑？”她坐下看着别处，神
色似有慌促：“当然不会，我想是
的。不过，公子能否代他回答，既
如此，他为什么让我等那么久，空
等一场，直到最后？他为什么迟迟
不愿离开舒府？他明白我在盼、在

等、在喊，却把我们约定的那个大
日子给扔到了一边？”

舒莞屏吸了一口凉气。那个
答案在心里，在嘴边，似乎已经说
过了多次。可这一刻，面对这双尖
利的眼睛，他突然怔住了。啊，自
己真的犹豫起来。是的，一切还要

从头再想，这或许远没有那么简
单。想想看，一个人从壮年再到老

年，这其间有过无数催促和召唤，
更有那幅《女子策马图》：那双眸

子一直与之对视。而吴院公，最终
还是回避了这目光，没有启程。这

到底为了什么？为舒府，为复仇，
为未曾完结的一切？而今看，这样
的回答好像还不足以服人，更无法
揭开全部的谜底。他想不明白，未
敢贸然回应，只吐出一句：
“他真的想不到，不知道时间

会这样紧迫。他以为自己还有很

长、很长的日子。”
“哦，那又怎样？”
“余下的所有日子，都属于你

们。”
静极。大公在泣哭，但没有声

音。“都属于我们！我愿意相信！这
是最好的回答了，不管真实如何，
都是最好的！”她说。舒莞屏抬起

头：“当然是真实的！”“是啊公子，
没有比你更诚实的孩子了！”大公
轻揩脸上的泪痕，声音变得低缓，
就像讲述遥远的往事：
“公子，到你这样的年纪，也

该通晓大事，也就是男女情事了。
通常只用一字说它，谓之‘爱’，因
为它是言说不尽的。它深不见底。

它在世间万物之上，又会被世间万
物埋葬。许多年来冷大人不间断地
描画一个圣女，为她发出礼赞。说
到底那个圣女的传奇、她的智勇，
也无非来自一个‘爱’字。公子会
问，这和男女之爱、世俗之爱能够
混为一谈？是的，正是如此。它像

呼吸和心跳，当这二者失去时，性
命也就终止了，不然就一直存在，

没有什么能够剥夺。”
（未完待续）

经过好多天的走访，他才有点理解了何首魁的
无奈。的确村村都有被人把大树偷卖了的。村村也
都有挨了黑打找不到冤家的。好多人家的全劳力都
出门打工去了，有那眼瞎耳聋的，还别说挖走了树，
连做饭的锅都被人揭走了，柴火点着，给锅里添水
才发现是浇在火头上了。村子真不是过去那个村
子，寨子也不是过去那个寨子了。派出所也不断地
雇人在一镇一乡到处撵人逮人，可贼哪是逮得完抓

得尽的。有些人，东西丢了就丢了，黑打挨了就挨
了，可温如风不得行么。老温有文化，加上方圆几十
里都温师长温师短地叫着，让人打了不该打的地
方，还给嘴里塞牙花子，面子过不去么。

为了稳住温如风，他除了亲自观察、发动爹娘
放哨监视外，自己也几次上门，以磨面、压面、喝酒
的名义，去跟他聊天探口风。

温如风是何等精明的人，自是知道安北斗驻村

和来家的理由，就不断地发出警告：“我再给你们一
个月时间，要是还收拾不了孙铁锤，我就到北京出
访了。”
“凭啥收拾孙铁锤？得讲道理不是？”
“凭啥？凭他是偷树贼，凭他是打人的幕后黑

手。事多了。”
“存罐兄！”

“别叫我存罐！”
“如风兄！我也给你透个风，为这事，何所长都

动了不让动的刑罚，把几个怀疑对象收拾得几天几
夜没合眼，用大灯泡烤，拿电警棍戳，可的确没弄出
事来么。”

温如风嘴头很硬地哼着说：“一边到贼家里喝
酒，一边审贼，那不就是贼喊捉贼么？还不知私下是
咋样勾肩搭背、通风报信的呢。何黑脸绝不是个好

警察，你记着。我都怀疑他是暗中指使、以黑养黑、
坐地分赃的黑社会头子。”

“你也不能这样乱怀疑人么。”
“我就怀疑他了，咋？再告，我就到北京警察总

部告去，你信不？”
安北斗发现这个同学的确是变得厉害了，竟然

这样不讲道理不听劝。无论小时在一块儿盘尿泥，
还是上小学、初中，他都是闷不溜秋、少言寡语的
人。啥事能忍则忍、能受就受了，只要你不欺负他妹

妹温存雨就成。那阵儿他也长得瘦削、单薄，但面对
欺负他妹妹的人，绝对能一下扑上去，眼见把半扇
墙都扑倒过。自他娘死后，回家开了磨坊，也是不惹
人、不害人地与人为善。那半棵树要是别人偷了，估
计他也不会在意成这样，毕竟是有点家底的人，弄
得老耽误生意不划算。可这是与孙铁锤的纠纷，他
就有点不依不饶。关键是他娘被孙存盆屡屡糟践，
是村里公开的秘密。有人在他上初中时还侮辱他。

后来孙存盆被马蜂蜇死了，他觉得人算不如天算，
也就了了。没想到，孙铁锤仍把他当“下饭菜”，并且
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下套”。他已多次对安北斗讲
过，这口恶气不出，他就枉来人世走一遭！

花如屏对安北斗倒是一直笑呵呵的，一边包
面，还一边劝温如风说：“人家安干事又没把你咋，
年前还伺候过你。为你的事，把人家耽误得媳妇娃

都顾不上，跟人家说话客气些！”这的确是个人见人
爱的女人，长得鼻梁高高的，瓜子脸，有点小酒窝，
一说话还满脸的羞涩感。加上都说她在床上爱叫
唤，叫驴、狗剩这伙哈 ，就把她评成“北斗村第一
性感少妇”了。其实她也是快三十的人了，但就是长
得身材匀称、娇小玲珑，好像从十几岁到现在都没
变过样。安北斗还隐隐劝过温如风，就凭这媳妇，都
得长年在家守着，狼多着呢！可温如风偏是一根筋

地要出气。他就再三规劝道：“你要相信组织。从省
上到市上、县上、镇上，你的事都是头等大事，领导
十分关心重视。但你也得给时间么。这是案子，既牵
扯盗窃，又牵扯刑事伤害，不是说破就能破的。要是
一个月真破不了，又出去闹呀？”
“什么叫闹？我这叫依法维权！放在你身上，你

能把孙铁锤饶了？把蛇鼠一窝的何黑脸饶了？包括
他南归雁、王中石，说是层层重视，都咋重视的？就

派你一个搞计划生育的来瞎抹搭，准备劁了我还是
骟了我？告诉你，不要把老百姓当猴耍！我再说一
遍，一个月后，要是还没结果，我就进京了。那时别
怪我不给领导面子。”
“南书记也在亲自抓，亲自调查。人家总不能放

下一镇的工作，整天围着你一个人转么。”
“你耍官官相卫。记住，一个月！”

这事还真闹得不好收场了。事情重大，必须立
即汇报。他从温家磨坊出来，连家都没回，就端直夹
着破垮垮自行车回镇上了。

镇上正在开会。他从窗户朝里透了一下，发现
坐在会议室的有一多半都不认识。并且穿戴打扮都
很洋气，不像本地人，也不像上级来的行政干部。有
女的戴着小碗口大的耳环，嘴画得比财务用的印泥
更红润油光。还有头顶没毛，络腮胡子却长得像高

山瀑布一样挂满前胸的。也不知啥会，反正开得热
火朝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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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阳想不通他有什么急
用。易长安一年前已经在南大街
买了一套两百四十平方米的大房
子，复式，父母住楼下，他带某个
女人从北京偶尔回来，住楼上。现
在只有他妈一个人住，易培卿为
了防守阵地，坚决不从老屋挪窝。

易长安他妈说，幸亏那猫整天跟
着自己，要不那么大房子就一个
老太太住，听见自己咳嗽的回响
都觉得瘆得慌。
“你知道我现在干什么？来香

山看房子。”易长安说，“我得找个
地方把林惠惠弄安稳了，省得她

想起来就跟我别扭，今天给你整
一出，明天又给你整一出。没有比
大和堂更合适的地方了，找点生
意啥的让她做，就老实了。”
“是不是有人要造反？嘿嘿。”

初平阳猜可能是某些红颜成了祸
水。
“造反倒没有，但惠惠她老想

镇压。”易长安说，“别跟老头老太
太说啊，他们降压药吃完了。就这
么说，我不跟老头老太太通话了，

替我带个好。晚上我打过去。我找
杨杰去。”

初平阳挂了电话，告诉易培
卿，长安有点急事，让他带个好。

易培卿说：“什么事急成那
样，连句话都没时间跟他妈说？”
“挣钱的事呗！”初医生老婆

说，“培卿，你这儿子算养值了。我

估摸一圈，四条街就长安最能挣
钱。”

易长安的母亲说：“妹子，快别
说挣钱，我这心里就没踏实过。长
安要有平阳一半就好了，咱们家怎
么就没有个像样的读书人呢？”

易培卿咳嗽两声，声音里有

老年人的书卷气。“平阳，咱们说
咱们的。尊严。”

如果不是因为跟易培卿讲话
必须打起精神、拿出足够的谦恭和
耐心，初平阳倒是愿意领教接下来
的两个尊严。易培卿开始啰唆了，
车轱辘话转着圈说，初平阳只能让
自己耐心点，再耐心点，然后在适

当的时候点头表示高度赞成。
易培卿要捍卫一个真理。假

如存在一个翠宝宝，即使此人活在
先秦，他也认了，但现在所有的资
料证明她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他
找到翠宝宝最早的出处源于明末
的一本富家子弟的八卦谈话录里，

在那本极为冷僻的线装书中，三十
八岁的二少爷喝醉了，跟记录他言

行的门客兼秘书说：长春苑有妓翠
宝宝者，容艳，肉白，性子烈。文
后，门客兼秘书又注：翠宝宝疑为
崔宝宝。该二少爷倒是生活在运
河边上，不过已经远在河北境内
了。而且这个二少爷的谈话多在
头脑不清醒的状态下进行，他的段
子和八卦往往前后打架。果然，此

书的倒数第八页中，门客兼秘书
又记：少爷与友人冯某冬日温酒，
冯某问及翠宝宝（崔宝宝），少爷

如梦方醒，反问道，此何人也？
刚刚出现的翠宝宝又在同一

本书中消失了。易培卿历数他所
读过的资料，与“翠、崔、宝、宝宝、
妓”这几个关键词中任何两个沾
上边的女人都算上，一共六百九
十二个，再和运河挂上钩，只有两
个：一个就是二少爷的谈话录；另

一个是淮海史志办编的一本民间
故事大全，1984 年出版，一则传说
题为《名妓翠宝宝舍身取义》，采
写者注明该故事来源于一个耄耋
之年的老渔民。其他所有关于翠
宝宝的消息都来自民间的口耳相
传，关于她的故事漏洞百出、前后

打架，她仿佛活在所有时间里，什
么事情都做过。
“传说我不反对，虚构我也不

反对，以讹传讹我还不反对，”易
培卿张开十指，挥动两只手，“但
我坚决反对把传说、虚构和以讹
传讹坐实，而且是以行政干预和
如此隆重的方式。这是明目张胆

地无视真理和事实，是伪造历史！
在我们眼皮底下肆无忌惮地把历
史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就算不上纲上线，它起码是在篡改
花街！我们没法规划花街的未来，
我们总能替老祖宗保住花街的历
史吧？真理必须捍卫，历史也必须

捍卫，平阳你说是不是？所以你伯
伯我很生气———现在咱爷儿俩谈

另外一个问题：意志的尊严。”
关于这个尊严，易长安在电

话里已经简洁通俗地解释过了：
耗就耗到底；站直了，别趴下。易
培卿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比儿子更
具学理性，他老想往宏大和高尚
的层面上绕，越绕就越啰唆。要用
无数的小补丁把大而无当的想法

包裹严实，以免四处漏风，确实有
点费事。他把这个上升到公民的
权利，上升到财产的私有权神圣不

可侵犯，上升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
荣誉。
“这是全中国老百姓面临的

共同问题：拆迁，你要给我一个心
悦诚服的理由。”易培卿说，“谭嗣
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
两昆仑。这诗写得好！花街上如果
真有拆迁钉子户，就从我易培卿开

始！挺住，意味着一切！”他把“易
培卿”三个字说得很重，那只叫易
培卿的猫以为在叫它，停下推纸团
的游戏，在海棠树下对着这边叫了
两声。易长安的母亲在门楼底下
说：“易培卿，你又玩纸团！”

接着易培卿喝了一口酒，抹

一下嘴，小声说：“平阳，你说我必
须得挺下去吧？现在要认输了，我
这老脸往哪儿搁呢？太没面子
了。”

初平阳差点笑出来，最后这
句才是他最日常的困境：骑虎难下
了。就算没有那些庄严正大的理
由，他也得逼着自己耗下去，他丢

不起那个人。
一玻璃杯二锅头至少三两

五，易培卿喝完了，还要再倒，初
平阳劝住。易培卿说，不喝也好，
进屋抱了两大摞稿纸过来，八百个
空格的稿纸每一页都写满了字。
三十万字应当不成问题。易培卿

谨慎地翻动给初平阳看，一边翻一
边将该页上的好句子念给初平阳

听。他一笔一画地写出来的，抱着
填补中国文学和娼妓文化研究的
空白的巨大愿望。很多句子听上
去都挺好，信息量也大，第一本稿
纸翻完时初平阳已经听到八个陌
生的名字，她们分别活在战国、两
汉、南朝、唐和后周。

（未完待续）


